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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人物 锦简婆：家里挖地洞 保护革命者

革命遗址

南丰专卖局旧址
南丰专卖局（又称日堂公司）旧址位于

儋州市南丰镇骑楼老街南路，北距那大镇13
公里。当年日军保护下，南丰专卖局不但垄
断了南丰地区的物资供应，也控制着一方财
政。我军曾经在1943年1月、1945年5月两
度出手袭击南丰专卖局，夺取战略物资。第
一次不伤一兵一卒，解决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第四支队过冬难题。

南丰专卖局所在的二层骑楼，新中国成
立后几易其主，现为南丰镇一户居民所有。

链接词条

“坚持内线，挺出外线”
作战方针

1943年3月18日，琼崖特委发出《关于
反“蚕食”斗争的新指示》，制定了“坚持内
线，挺出外线”的作战方针，进一步提出反

“蚕食”斗争的新任务和对策。这一作战方
针是在琼崖抗日战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后，根据琼崖革命的实际情况，运用毛泽东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制定的正确
作战方针。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琼崖独立总队与
各地军民积极地投身到反“蚕食”、反“扫荡”
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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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年

码上读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
发。为实现战略目标，日本侵略者在
侵占海南后，从军事上着手进行“南
进基地”的建设，强化对海南占领区
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则通过日本
公司进行拓殖开发计划，对海南资源
展开大规模的掠夺。

1942年 5月起，日本侵略者调
集侵略海南的第十五、十六警备队
和伪绥靖队、自警队等 6000 多兵
力，配以飞机、坦克、装甲车等精良
武器，分东、西、南三路向琼文、临
儋、乐万等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
前的“蚕食”和“扫荡”。在抗日游击

地区，日本侵略者实施“蚕食”计划，
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修筑封
锁沟、封锁墙和碉堡，摧毁村庄，残
酷地制造无人区。在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实施“扫荡”计划，实行
野蛮的“三光政策”。

绿树成荫，一座红色主题雕像挺
立在海口琼山区大坡镇塔昌村村口，这
个以红色文化为特色吃上旅游饭的村
庄，当年为了琼崖革命作出巨大的牺
牲，这里也是一次重要会议的举行地。

“面对这种局面，琼崖革命志士
奋起反击，很快就形成了战略方针。”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赖永生介绍，

1942年9月6日至27日，琼崖特委
在树德乡塔昌村（琼山区大坡镇塔昌
村）召开第四届九次扩大会议，向全
琼党政军发出了《关于目前琼崖的政
治形势和我们的紧急任务的指示》，
并通过《中共琼崖特委第九次扩大会
议宣言》等多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纲领
性文件。这个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
会议，为琼崖抗日军民开展反“蚕食”
反“扫荡”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年10月，琼崖特委发出《反“蚕
食”斗争指示》，要求普遍开展游击战，
积极打击入侵之敌，粉碎日军的“蚕
食”和“扫荡”，保卫抗日根据地，保卫

人民的生命财产。随后，在10月17
日，琼崖特委又做出《粉碎敌顽“蚕食”
政策决议》，要求各部队认真研究敌人
的行动规律，避实就虚，灵活运用游击
战术，不断杀伤敌人，保存实力。

为了痛击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政
权，琼崖特委还号召坚持内线斗争的
党政军民继续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给

“蚕食”之敌以迎头痛击，保卫抗日民
主政权；开展外线斗争的党政军民，
则要积极战斗，配合内线斗争。

一场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战争
在琼崖大地拉开，一次次抗击侵略者
的战斗在琼崖大地上打响。

日寇犯家园 志士破困局

■ 见习记者 张期望
本报记者 许春媚

8月 25日上午，在
文昌文城镇海文公路5
公里处，竹崀桥上车流
不息。在桥头一段，大
众农家乐的厨师老林，
正在忙着准备菜品。

在农家乐100米外
的河边，两座歪斜桥墩
躺在河水中，水流潺潺，
当年的桥面已经不知踪
影。“这就是当年的老竹
崀桥，这座桥是有故事
的，这里曾打过仗，这座
桥曾被炸断过。”今年60
岁的老林说。

75年前，就是这座
桥见证了一场枪声阵
阵、凯歌高亢的痛击日
本侵略者的战斗，这场
战斗拉开琼崖人民抗击
日本侵略者、掀起反“蚕
食”反“扫荡”斗争的序
幕。

1942年9月17日拂晓，竹崀桥
坚挺地横亘在河面。不远处的山岗
上，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已经悄悄
地设下了埋伏。

1942年 9月中旬，为了调运兵
力，对琼文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

“扫荡”，日军每天都有两辆军车往来
于文昌和海口之间，竹崀桥是敌军车
必经之地。两辆车上一般载有日军

一二十名，配有机关枪。活动在琼文
地区的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在此打伏击战，
给日军以痛击。

当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琼崖独
立总队第二支队副支队长覃威带领
战士来到预定埋伏圈。

但等到中午，还没有看到日寇
军车出动，几百名战士忍着饥饿继

续等待。当天下午约4点钟，战士
们终于听到日寇汽车的马达声从文
城方向传来。覃威立即传令：“准备
战斗。”

日寇这一次来了8辆军车！经
过火线合计，覃威决定采取“速战速
决速撤”的方法，分工负责，炸桥的炸
桥，狙击的狙击，一声令下，全体出
击。日寇开在前面的两辆军车一进

入我军的埋伏圈立即遭到了打击。
第一辆车上的敌人被全部歼灭，第二
辆军车上的残敌企图利用地形顽抗，
我军部分战士便发起冲锋，在白刃战
中歼灭了这些日寇。我军其他战士
以严密的火力拦截着敌人第三辆军
车与桥东的敌人。整个战斗只花了
40分钟，歼灭敌寇40多人，缴获轻重
机枪2挺、步枪20多支。

桥头击日军 猛将发虎威

在儋州市南丰镇骑楼老街南路
75号，有一座古旧的二层小楼。这里，
曾经是日军侵占儋县期间，日本日堂
公司设立的南丰专卖局旧址。日军保
护下的南丰专卖局，不但垄断了南丰
地区的物资供应，也控制着一方财政，
从而恶化了我抗日军民的生存环境。

“当时正值冬天，支队供给困难，
不少战士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
儋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唐
卓昌称，1943年1月，琼崖独立总队
第四支队决定夜袭这座小楼，夺取物
资，为支队解决物资供给难题。

随后，琼崖独立总队第四支队第
二大队侦察员黎六和叶亚华化装成
老百姓，进入南丰墟侦察日军的兵力
部署。在街市北端的南丰岭上，有日

军的碉堡（在今南丰中学的左侧）驻
着一个连的兵力，居高临下，把守着
南丰至那大的交通通道。街市南端
驻有伪军警察队、维持会，约200余
人。南丰专卖局就在街市的中间，有
敌人的一个班兵力把守。

在摸清敌人底细之后，第二大
队队长符志行和政委林荫森等人决
定利用夜间，袭击日军兵力较弱的
专卖局。

当天凌晨 1时许，按事先的部
署，参战部队准时到达目的地。驳壳
班班长陈不海带领战士符积德、符不
康等人，按之前选定的突破口，摸黑
剪断日军布防的两层铁丝网，清理了
入口的障碍，然后在更夫夜巡经过的
街边路口埋伏下来。

看到更夫走近，陈不海等人一个
箭步冲出来捂住更夫的嘴巴。简短的
问话和处理后，陈不海他们穿上更夫的
衣服，敲起更鼓，向伪军南门的岗哨走
去，快速将两个哨兵捅死，打开南门。

此时，第五中队第一小队迅速占
领了南门的防御工事和岗哨。紧接
着，其他各部也按作战部署，快速抵
达事先的指定位置。

很快，第四中队第三小队对专卖
局完成包围。与此同时，驳壳班激战
半小时后，陈不海等人破门攻入专卖
局，日堂公司经理闻风丧胆，跳窗逃
走。符积德等人从二楼窗户进入，消
灭守敌后下到一楼。

紧接着，南丰当地的干部带领民兵
冲了进来，搬运布匹和粮食等物资。战

斗打响后，街市北端据点的日军没有出
来增援，只是往日堂公司方向盲目开
枪。躲在炮楼里的伪军也不敢向我军
开火，只是在我军撤退后才放冷枪。

这次战斗，由于部署周密，战士
们机智勇敢，而且行动迅速，配合默
契，战果丰硕：共歼敌10多人，缴获
步枪10支，子弹100余发，布匹40
多捆，粮食50多担，还有少量金银。

这一仗，我军全身而退，未折一兵。
两年后的5月，我琼崖武装再次

夜袭南丰专卖局，缴获手枪1支、子
弹10多发、布匹80多捆、粮食100
多担和日用品一大批，此外还缴获黄
金20两。战斗结束后，还正式接收
钟波平率部起义的伪军20多人和步
枪20多支。（本报文城8月30日电）

夜袭南丰墟 我军未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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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张期望
本报记者 许春媚

8月的文昌抱罗镇锦简村，绿草
茵茵，田洋生机盎然。

革命母亲锦简婆那句暗语“阿
妈，侬回来了”至今还在村里回响，让
后人世代传颂。

今年60岁的王绥远，是锦简婆
的曾孙。王绥远称，曾祖母原本姓
周，他家姓王。当年在曾祖母家住过
的革命同志习惯叫她锦简婆，这个村
也随着锦简婆被越来越多革命同志
所熟悉。

生于1873年的锦简婆，出身贫

苦，在生育两儿一女之后，丈夫外出
五指山地区打长工，病死他乡。此后
她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抚养大。

抗日战争时期，年过六旬的锦简
婆带着孙女王桂英和外孙女林娟，做
了大量为党组织传递情报、收藏枪支
弹药、收藏信件、接济同志、掩护干部
等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哪怕是在
三更半夜，刮风下雨，或是枪声四起
的情况下，只要听到“阿妈，侬回来
了”的叫声，她就毫不犹豫地开门迎
接革命同志。

1961年，锦简婆去世，当时王绥
远只有4岁。但是从他记事的年纪
开始，每年的清明节，他总会看到一

拨又一拨老人来到曾祖母墓前行跪
拜礼。

王绥远为曾祖母自豪的同时，也
深切感受到一位革命母亲的伟大。
让王绥远最动情的是，有一年一名
80来岁的老人来到墓前说道：“阿
婆，原谅我不能下跪，我老了腿有毛
病了”，说完深深鞠了一躬。

“我们家老祖屋下面是空的，在
上世纪90年代房子因地基下沉，墙
都开裂了。”王绥远说。

当年，锦简婆带着王桂英和林
娟，利用夜间在村子旁茂密的灌木
丛中先后挖了3口地洞，在自己家的
柴房中也挖了两口地洞，同时还在

自家的牛棚中砌了堵暗墙，用以掩
护同志。

1946年夏，叛徒带着国民党军
到锦简婆家，将她和当时十几岁的林
娟吊在树上拷打，要她们交出革命
者。锦简婆嘴唇被打裂了，左眼也被
打得凸出了。即使是这样，国民党军
也没从锦简婆和林娟嘴里得到任何
有用的信息。

解放后，锦简婆被选为文昌县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首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并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授
予“革命母亲”称号。她1961年去
世，享年88岁。

（本报文城8月30日电）

琼崖掀起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铁血斗志壮山河 痛击日寇侵略者

锦简婆。
本报记者 李幸璜 翻拍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塔昌村，“红色塔昌”雕塑巍然挺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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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专卖局旧址。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覃威烈士纪念碑。 见习记者 张期望 摄


